
人类须善待这神奇的物种
———对话 IUCN 亚洲象专家组成员张立

文汇报：大象的祖先始于何时？迄

今大象又有哪些种类？ 亚洲象和非洲

象有什么区别？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简称IUCN）亚洲象专家组成
员张立： 法国科学家前些年通过对摩

洛哥的一具化石研究后发现， 大象起

源于恐龙灭绝之前。在恐龙灭绝后500
万年，也就是迄今6000万年前，大象开

始走向繁荣。最初，大象祖先的体重可

能只有5公斤。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
大象曾演化成400多种，但迄今只有象

科1科、亚洲象和非洲象这两属，基因

分析还表明非洲象又可细分为非洲草

原象和非洲森林象这两种。
亚洲象和非洲象形态特征上也有

明显的区别：亚洲象体型较非洲象小，
其平均身高为 2.5-2.7 米， 而非洲象

为 3 米-3.5 米； 亚洲象平均体重 3-5
吨 ， 而 非 洲 象 为 5-7.5 吨 ， 最 重 为

11.75 吨； 亚洲象象鼻的鼻突仅一个，
而非洲象鼻突 是 两 个 ； 亚 洲 象 约 有

30%的公象不长象牙， 母象的门牙不

露出口腔外， 而非洲象不论雌雄都有

出露于口腔的象牙。从脾性上说，非洲

象性格暴烈，从无被人驯养的记录。
文汇报： 亚洲象在我国的历史分

布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
张立 ： 考 古 发 掘 证 实 ， 在 距 今

7000 多年前，亚洲象就广泛分布于中

国。 距今 3000 多年前，我国北方仍有

亚洲象的踪迹。从周朝初开始，亚洲象

由黄河流域南迁；春秋时期，亚洲象生

存活动的最北区域是淮河流域； 到唐

朝时，大象已经不过长江；到南宋时，
它已经退居广东、广西及云南、贵州一

线，目前仅存于云南南部。亚洲象分布

的总趋势是逐渐南移， 如再往南移就

要出境了。
文汇报： 北师大亚洲象保护中心

曾对云南境内的亚洲象生存状态进行

了多年的调查研究， 请介绍下你们的

发现。
张立： 我们是 2014 年做的这项调

查，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发现，从 1975 年

到 2014 年的 40 年间， 大象适宜栖息地

的面积减少了 40%-50%，将近减少了近

5000 平方公里。 其中，森林面积减少了

4000 多平方公里，而当地橡胶种植面积

增加了近 4700 平方公里，茶树种植面积

增加了 5000 多平方公里，这其中当然也

有当地人口增加、 经济发展等无可避免

的因素。 据我们对野象种群的个体识别

和 统 计 ，2014 年 的 野 象 数 为 250 头 左

右。以目前的栖息地承载量来说，象群数

还并未突破最大承载量， 但由于过去几

十年来原始生境的逐渐丧失、 生境斑块

的减小、生境斑块之间孤立度的增加，给
象群之间的基因流动和繁育造 成 了 困

难。比如，在普洱地区有个 5 头母象的象

群，已经十多年没有繁殖后代了。由此可

见， 当地政府近年来着手推进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廊道建设意义确实非常重大。
文汇报：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犯罪

分子多为盗取象牙而猎杀野象。 而无象

牙的公象正越来越多地被发现， 这是为

什么？
张立：从广义上说，象牙应该包括大

象所有的牙齿，就是门齿和臼齿。门齿就

是人们通常说的象牙， 网上有人说大象

一生要换五六次象牙，这是不准确的，大
象的门齿一生不会脱落， 主要用于争夺

配偶时打斗、 在丛林里开路和采掘食物

时所用。 而大象咀嚼食物的臼齿在大象

的一生中会换 6 次， 最后一排臼齿大约

在其 40 岁后长齐。 动物学研究证明，食
草动物的寿命不能超过其牙齿的使用年

限。 大象的长寿也得益于它臼齿的独特

的生长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发现，
亚洲象中不长门齿的公象多了起来，这

是不正常的。 按理说，公象的象牙越大，
在争夺配偶的打斗中越容易得到母象的

青睐， 将此基因遗传下去的机会也就更

多。而由于盗猎者以获取象牙为目的，以
致于一些无象牙的公象反而逃过了盗猎

者的枪口， 并得以将无象牙这一变异基

因代代相传， 这正是盗猎行为改变了物

种的自然选择， 无疑对亚洲象的生存带

来了威胁。
文汇报：最近有网友爆料，东南亚的

一些国家在驯象的过程中， 对野象施以

种种暴力， 您如何看待这种为商业目的

而进行的驯象行为？
张立：首先要厘清一个基本概念。有

人把大象分为“野象”和“家象”，我不认

同“家象”这个概念。世界上只有野象，以
及被人捕获后圈养、驯养的大象。东南亚

有些国家驯化野象的过程， 对大象来说

是非常残酷的。驯象时，驯象师用带铁钩

的“象钩”击打大象耳后敏感部位，大象

因痛苦而不得不服从人的指令。 这痛苦

对大象的记忆非常深刻， 东南亚曾有多

起报道：在大象长成几十年后，将驯象师

踩死。 我曾看到驯象师让大象站在独木

桩上，这对大象本身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绝不可能是大象愿意做的动作。 可见这

种所谓“驯象”，表现的既不是大象在自

然环境下的正常状态， 也不是人象之间

和谐相处的正常关系， 与现代生态文明

的理念更是背道而驰。 我希望观赏的是

野象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之美、 神奇

之美。

大象的“大”，是这位哺乳
纲长鼻目象科朋友留给人们
最直观的第一印象。 确实，作
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陆生脊
椎动物 ， 大象是个神奇的存
在。

要知道仅仅这个体形的
“大 ”，对陆生动物来说 ，就谈
何容易。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
研究人员此前曾发布一项研
究成果说，如果有一只兔子和
它的后代们要进化成大象那
样的“大块头”，至少需要大约
1000 万代。 通过研究比对分
析鲸鱼的进化史 ， 他们还认
为，陆生动物向大型化进化要
比海洋动物更难，海洋动物的
大型化速度比陆生动物要快
得多，因为海洋动物的生境比
陆生 动 物 更 有 利———水 有 浮
力，更容易支撑其巨大的身体
和体重。

热带雨林或非洲草原上
的野象，其体形的“大”也给它
自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
感。 直到人类出现之前，野象
在自然界几无天敌。 但在人类
掌控地球的今天，“大”却给野
象带来了生存的烦恼。

日前，有两条消息再次引
起公众关注：一是今年春节期
间，野象在勐海县多次进入村
寨和踩踏农田；二是景讷乡有
两名外来务工人员在橡胶林
中突遇野象攻击 ，38 岁的郑
某上树躲避并用手机求救成
功，53 岁的陈某却不幸丧生。

无疑，尽管当地已尽了很
大努力来缓解“人象冲突”，但
绵延了几千年的这一矛盾，有
效解决仍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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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纳密林中追踪亚洲野象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幼象超萌
野象护幼很温柔很暴烈

“人象冲突”，是各亚洲象分布国普遍

存在的矛盾，绝非哪一国或地区所特有。
记者前往野象谷采访时， 刚到北门

停车场，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护局科普宣教科长张国英 就 发 出

“警报”：“快走，野象来了！ ”
原来， 位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的野象谷，虽然游客可前往游览，
但绝不是全封闭的区域， 野象可以自由

进出， 这与城市游客熟悉的野生动物园

内铁栅栏围起来的猛兽区有根 本 的 区

别。为了确保游客安全，野象谷在游客活

动区域设置了人象分离的栈道， 工作人

员还有专门的“跟象组”，全天跟踪象群

的活动情况， 一旦野象有可能进入游客

流动的区域，跟象组就提前发出警报，做
好游客避让防护工作。

“赶紧到管理处楼上去，”张国英招

呼记者上楼，“管理处小楼后面就有一条

象道，野象正从象道过来。 ”
通过管理处二楼窗口， 记者首次在

大约 10 米距离内拍摄到两大一小三头

野象，这实在难得。 此前，记者曾请教云

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野象专家陈明勇教

授：“野象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 他答：
“100 米。 ”小楼外的陡坡和野象不会上

楼，给了人们难得的“近距离”。
野象旁若无 人 地 用 象 鼻 卷 食 棕 叶

芦，享受它们的早餐。 张国英告诉记者，
野象是食量极大的植食性动物： 每天上

午，它的主要任务是获取一天的能量。一
头成年野象每天至少需要 150 公斤以上

的食物，食谱有芭蕉科、禾本科、棕榈科、
桑科、蝶形花科、五加科、葡萄科、夹竹桃

科、蔷薇科等十几个科的 100 多种植物，
野芭蕉和竹子是它的“主食”，菜品还包

括竹笋。中午及下午，野象主要隐蔽在荫

凉处休息或在泥塘中戏水降温。 傍晚再

次进食，晚餐可持续 2 小时，然后回到丛

林深处休息。据调查，野象一般睡眠时间

约四五个小时。
吃完了眼前的植物， 野象沿着象道

慢慢走来。 最早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

头成年母象，它仔细观察一番，确认没有

危险才向身后打招呼， 又一头成年象带

着一头幼象从林子里现身。
此刻， 现场的人员都聚集在管理处

二楼。 两头成年野象高度警惕地将小象

夹在中间， 举起鼻子向人们发出警告：
“别惹我们！ 别打我家宝宝的主意！ ”然
后，沿着象道慢慢进入管理区。工作人员

反复轻声告诫游客：“这是野象， 不准下

楼！ 不准下楼！ ”
“野象的护幼意识非常强烈，”张国

英说，“很多游客觉得小象可爱， 所以看

到小象就想靠上去拍照， 他不知道这很

可能被野象认为是‘图谋不轨’。 正是因

为小象的存在， 成年野象更容易被诱发

攻击行为。”曾有一次，一群野象过公路，
所有的车辆都停下让路。 但有一头小象

经过时擦碰到一辆轿车， 触发了车上的

报警器，一头成年象生气了，走过去用鼻

子在车前部的引擎盖上甩打了两下，引

擎盖被打出两个大凹坑， 但报警声还叫

个不停，这让野象更生气了，它果断地一

脚踩烂轿车前部， 然后在司机的目瞪口

呆中大摇大摆地走进山林。
野象护幼意识强烈， 许是因其繁殖

率很低，后代来之不易。一头成年母象要

五六年才能繁殖一次， 且母象的孕期并

不固定，在 18-22 个月之间，每胎一仔，
一般一头母象一生可生育四五头小象，
幼象的哺乳期长达 2 至 3 年。 象群是个

“母系社会”，一般由一头母象率领，成员

有几头成年母象和多头未成年的小象，
公象一旦成年即离开原来的家庭外出闯

荡。 因此，保护幼象，不仅是象妈妈的责

任，而且是整个象群的使命。

红外预警
人也安全象也安全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为 24.25 万公顷， 占整个西双版纳州总

面积的 12.68%， 但它却不是一个 “整

片”，而是由地域上相近而又不相连的勐

养、曼稿、勐仑、勐腊和尚勇这 5 个片区

组成。 而且，213 国道从面积最大的勐养

片区南北纵向穿越，将其分为东西两半。
“目前，全球亚洲象的总数大约在四

五万头之间， 在我国境内的野生亚洲象

种群约 250-300 头，已处于极度濒危状

态。 其主要分布于西双版纳州的景洪市

和勐腊、勐海两县，部分在普洱市和临沧

市等地活动。”西双版纳州林业局自然保

护区管理科长李志勇告诉记者。
为保护野象的生存繁育，减少“人象

冲突”，从 1988 年至 1993 年，国家共投

资 390 多万元， 将西双版纳州内处于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 8 个村寨总共

195 户、1120 人实行异地搬迁，并妥善安

置。 “但目前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仍
有 120 多个村寨。事实上，限于土地空间

和政府财力，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村民马

上都搬出保护区。据我们调查，一头成年

象约需 15-30 平方公里的山林，才能满

足其食物需求。但真正的原始森林，因为

山高林密，林下草本植物并不茂盛，难以

满足其需求 。 野象最喜欢的还 是 海 拔

1000 米以下的森林边缘地带和河谷，那

里芭蕉科、禾本科、棕榈科、桑科等植物

更为茂盛。野象生境的破碎化，以及为保

证老百姓生活的种植用地不断扩展，使

野象为觅食而不断长距离迁徙。 在迁徙

觅食中，野象接触到各种农作物，发现甘

蔗、苞谷等不仅适口性更好，而且营养价

值更高、采食也更为方便 ，所以自 2000
年以来， 野象群对农作物和村寨越来越

依赖， 这无疑增大了 ‘人象冲突’ 的风

险。 ”李志勇说。
人象共存的空间里，如何保证人、象

“各自安好”？ 记者来到大渡岗乡关坪村

委会空格六队，这是个哈尼族村寨。在村

民小组长刀发昌的家里， 他告诉记者：

“村里40户人家只有150亩可以种水稻的

‘雷响田’，人均也就一亩。但野象年年来

吃，水稻田基本没有收入，苞谷大多也让

野象给吃了。村里家家几乎都要买米吃，
店里的米125元一袋（25斤）。村民的生活

全靠种植橡胶和茶树。橡胶树种下去要8
年后才能开割， 开割后三四年才进入高

产期。 一亩地种30棵橡胶树，100斤胶水

可烘成二十七八斤干胶， 一斤干胶的收

购价是8-12元。 如果12元一斤的话，一

棵橡胶树一年可得120元。 ”
从为村民脱贫致富的角度说， 这橡

胶树还真是经济作物。但对野象而言，橡
胶树既不能吃， 林下也没有可采食的植

物，等于是“绿色沙漠”，于是野象一怒之

下撂倒几棵橡胶树，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野象踩坏橡胶树、茶树，保险公司

一棵给补偿 30 元；吃一亩稻田补偿 550
元、一亩苞谷田补偿 400 元。虽然是政府

出钱给我们统一投的保， 但这补偿和我

们的损失相比，还是不够的。 ”刀发昌的

话引起几位村民的同声附和，“最好能把

补偿的费用提高点。 ”
“这附近有多少头野象在活动呢？ ”

记者问。
54 岁的关坪保护管理站护林员王

晓安介绍说：“这附近 21 万亩山林里活

动着两个野象群，一个叫‘然然家族’，有
十五六头；一个叫‘大噜包’，有八九头。
还有 4 头单独活动的成年公象， 最厉害

的叫‘大排牙’，个子高，牙又长，哪头公象

都打不过它；有一头只剩一根门牙，叫‘独

牙’；有一头公象的牙特别白，村民叫它‘竹
笋牙’；还有一头刚成年的小公象，老是到

村寨里捣乱，我们叫它‘捣蛋鬼’。 有天晚

上， 它进了寨子到杨忠民家， 一脚把门踹

开，用长鼻子把床上的被子卷出来玩，幸亏

杨忠民人不在家。 ”村民们都笑起来。
“为了保护村民安全，从 2015 年起，我

们与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合作，在

国内率先试行‘红外无线监测系统’，”张国

英说，“在空格六队周围的‘象道’上安装了

9 台红外无线相机。 只要红外相机拍摄到

野象，它会自动将图像传输到项目负责人、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助理研究员邓

云的手机上， 邓云根据野象位置判断野象

的行走方向，如果必要立即发布警报。 ”
记者见到空格六队村小组的房顶上，

已安装报警喇叭和警灯。邓云一发来警报，
警报鸣响，警灯闪烁，村寨里所有人就都能

听到看见。 “我们还建了个‘大象来袭微信

群’，每户村民的手机都入了群，警报同时

在微信群发出，家家户户立马都知道，可以

及时规避。 ”王晓安拿出手机给记者看。
“我们的目的就是‘人象安全共存’，”

邓云告诉记者，“2015 年我们发出警报 48
次， 去年报警 91 次，85%的信息能够在监

测到野象活动后的 20 分钟内发出。自安装

这个红外无线监测系统以来， 这里村民没

有因象伤亡。 ”

无人机监测
年内覆盖山林覆盖村寨

听说记者次日要去勐海县采访，景

洪市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提醒说：“那里野

象多，你要小心点，看到野象赶紧往坡下

滚。 ”
直到第二天在勐海见到县林业局副

局长龙云海，方知话出有因。他说：“勐阿

镇 69 个自然村，野象去过 58 个；勐往乡

51 个自然村，野象全都去过。 在勐海活

动的野象主要有一个 17 头象组成的象

群，还有 3 头独来独往的公象，最高大的

叫‘霸王’，另两头叫‘老二’‘老三’。 ”
“听说州里野象攻击人的事时有发

生？ ”记者问。
“从 1990 年代以来，版纳州的野象

伤人近 300 起、 死亡 50 多人，” 李志勇

说，“近年我们林业就有两名职工殉职：
2007 年，勐腊镇林业站的陈素芬去广纳

里村核实象损情况，突遭野象袭击遇难；
2015 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

研所工程师姚正扬去勐往乡做 野 象 监

测，遭野象围攻不幸遇害。 ”
尽管遇难者当时都并非单独行动，

但野象攻击人时，根本不在乎人数多少。
“它奔跑的速度最快可达每小 时 40 公

里，人在野外是跑不过野象的。最好的自

救办法是从陡坡上往下滚， 因为野象体

重大，下陡坡比较困难，也许它会放人一

条生路。 ”龙云海说。
山高林密， 肩负跟踪野象任务的护

林员工作环境非常危险。 “从去年起，我
们决定用无人机监测野象， 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 从昆明引进了一家无人机专业

公司。 ”这真是个好主意，李志勇立即带

记者赶往大山深处勐往乡坝散村委会的

小新寨。
小新寨的篮球场上， 昆明正浩公司

的一名小伙子正在操控无人机巡视周边

区域。篮球场后的村集体办公室，就是他

们的办公室兼宿舍。 项目负责人郑璇是

位 70 后，他打开电脑向记者介绍无人机

拍摄的视频监控画面，不但有白天的，还
有晚上的红外图像， 象群的动态清晰可

辨。
“我们有大中小三种无人机，最大的

机型飞行时要使用 6 块电池， 最远可飞

7 公里，最长可飞 50 分钟。 最小的无人

机也可飞 7 公里远，它飞行时声音很轻，
可以近距离观察象群， 拍摄野象的个体

特征，不会惊到象群。 ”
“这几天发现过象群吗？ ”记者问。
“几乎天天发现，”郑璇说，“今年春

节前本来买了年三十回昆明的机票，突

然林业局的人说有象群从普洱市澜沧县

过来了，赶紧把机票退了赶回这里。我儿

子都没回家， 和我的同事一起白天吃方

便面、晚上钻睡袋。前几天景讷乡那个村

民出事， 我们又连夜赶过去帮着搜索野

象踪迹。 ”
“为了缓解人象冲突，我们尝试过很

多办法。”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科研所副所长郭贤明说，“有关国际动

物保护组织曾向我们推荐太阳能电围栏

的办法， 还请了在非洲取得成功经验的

专家来做示范， 将象害较为严重的村寨

用太阳能电围栏围起来， 防止野象进村

伤人。这办法开始挺有效，因为电流小不

会伤到野象，但谁想，亚洲象比非洲象聪

明多了。几个月以后，野象就学会了对付

电围栏的办法： 野象先将小树搭在导线

上，甚至直接顶倒大树压在电围栏上，造
成短路，然后悠然进村了。 ”

“亚洲象真不愧大脑是有沟回的，尽
管尚未完全遮盖小脑……”记者感叹道。

“现在，政府已经决定在整个保护区

覆盖无人机监测系统， 无人机操控人员

都培训好了，无人机也已订购，确保实时

监控各个象群的活动， 还可以制作亚洲

象活动轨迹图。 ”郭贤明说。 除了人员伤

亡， 野象还给村民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

失。 “从 1991 年到 2010 年，野象造成的

经济损失不过 2652 万元； 而 2011 年到

2014 年这四年间，经济损失就高达 5380
万元。为此，我们还将实施亚洲象防护围

栏工程， 先选择受野象袭扰较为严重的

大渡岗乡关坪村香烟箐、 三六队这两个

村寨做试点， 用较粗的防护栏将村寨围

起来，防止野象进入。以后还要逐步普及

红外无线预警系统， 今年先推广到 9 个

村寨。 ”
此前， 为减轻野象对村民庄稼的侵

袭， 林业部门曾在远离村寨的地方种植

野象喜食的苞谷、 甘蔗等农作物， 以吸

引野象前往觅食。 这确实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 但同时也增强了野象对农作物的

记忆。 “今年我们将推进新的野象食物

源基地建设， 不再为野象种农作物， 而

改种亚洲象喜欢吃的本地野生植物， 比

如棕叶芦、 构树、 野芭蕉、 斑茅等等。”
郭贤明说。

为了改善自然保护区 5 个片区野象

栖息地被分割的状况， 在 “十二五” 期

间， 林业部门就已优化完善 “生物多样

性保护廊道计划”。 “目前， 新的规划

总共包括 7 个 走 廊 带 ， 总 面 积 为 8.55
万公顷， 以联接 ‘孤岛化’ 的各子保护

区。” 郭贤明告诉记者， “不仅是为减

少野生动物对人畜的危害， 更重要的是

有助野生动物的遗传基因得以交流， 避

免野象种群的退化。”
“当然，从长远着眼，我们还要编制

亚洲象栖息地保护和恢复计划， 力争解

决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不断减小、 质量

不断退化的问题。 ”郭贤明说。

专家访谈

让我们记住野象的“警惕”
亚洲象是 “母系社会”， 母象有强烈

的护幼意识 ， 保护幼象是整个象群的天

职。 图为两头成年大象夹道保护小象， 它

们的眼中充满 “警惕”。
本报记者 郑蔚摄

无人机红外夜视仪镜头中的野象群。 （勐海县林业局供图）

手机扫描二维
码， 即可获取亚洲
象更多相关视频和
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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